
 

 

         徐健国：从城市山水到世界“大同图”（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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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能够让我沉静心灵。当我把心敞开的时候，我的一种臆想也打开了一

个真实的世界，因为我每一个内心的感悟、触动所产生的笔墨在纸面上，是我真

实的写照，我撒谎它也撒谎，我说真相，它也给我以爱。” 

眼前说话的这位不疾不徐、温文尔雅的艺术家，是64岁的美籍华裔城市山

水画家徐健国。日前，香港苏富比艺术空间正在展出他的20多幅艺术作品。而

在与记者的对话中，徐健国多次提到他的东西方艺术融合的思想，这也是他在《大

同图》中要表现的主题，老子与亚里士多德的对视，不仅是艺术的“打通”，更是

文化和哲学上的打通。这位学者型的画家心中的格局之大，早已超越了地域与时

空。 

正如评论家毛佩琦所言：“《大同图》充分地阐发了作者的理念、理想和时代

担当，而且为艺术园地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样式。这一样式是从东方去又从西方

来、不东不西、亦东亦西、东西融会的，也可以称作是大同的。” 

            （小标题）艺术启蒙：偶遇恩师一生虔诚 

 

    上世纪 50 年代，上海淮海路淮海坊的弄堂里，一位少年坐在窗口望着来来

往往的行人，海魂衫、自行车，对面楼上的舞女……墙上、地板上，画满了稚气

的粉笔涂鸦。1951 年出生的徐健国，回忆起童年时光依然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在

那个时代，我有机会见识了上海形形色色不同的人物，他们的面貌和个性，给我

留下了深刻印象。” 

可是，因为家里并不富裕，买不起毛笔、宣纸、颜料等画材，更没有钱送他

去学画。但是命运之神依然眷顾了这位痴迷于绘画的少年，他落在同学家的一幅

临摹芥子园画谱的画稿，被偶然经过的著名画家叶之浩发现，这位曾经参与创作



过连环画《红楼梦》《三国演义》的老画家慧眼识才，将其收作关门弟子，从此

开始了两年私塾式的古典国画专业训练。 

“他知道我家里的经济状况，不收我的学费，还给我提供笔墨纸砚，有时候

我还会去蹭饭吃。”在徐健国看来，叶老的知遇之恩，对他以后的艺术生涯几乎

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他看来，叶老的教育是极致的，要求的是一丝不苟，沉心静气，苦练基本

功。“就像瑞士现在还保留着一些家族式作坊，就将机械表做到极致。这种家族

式的传承，能够成就任何技艺的高峰。”他说。 

上世纪 70 年代，徐健国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这是他接触西方绘画的开始。

在徐健国城市山水系列的画作上，落款署名都是“大调子徐健国”。“大调子”源

自老师和同学对他的称呼，也是他对自己的艺术设定。 

大学的每一个暑假，徐健国总是背着画架，骑着自行车穿梭于上海的大街小

巷。从淮海路骑到南昌路，再绕到绍兴路……遇到有特色的人文建筑，或者仅仅

是醉心于那一瞬间的光色，他就会停下来，迅速地完成一幅水粉画的创作。一天

下来，他能完成二三十张的画作。 

“学校教育多是静态临摹，但是我当时特别欣赏的是崇尚自然主义的巴比松

画派。我就在学校教育的静态临摹之外，对自己提出了艺术目标设定，将眼光放

到户外创作中去，锻炼自己对光色捕捉的敏感性。”徐健国说。 

他说，在绘画圈子里有个术语叫做“抓调子”，比如天空、阳光永远不会静

止等人，你要抓住煞那间最美丽的光色，将天、地、物之间的关系和状态以最恰

当的方式表达出来。 

在大二的一次户外写生课中，很多人都还在观察和构思时，他已经迅速把画

作的气氛和光色潇洒铺开，惊呆了同行的老师和同学，从此，“大调子”的外号

就一直伴随着他。 

34 岁他孤身来到美国，为了赚够生活费寄给国内的妻女，他每天要打三份

工，送外卖、送报纸、在街头给人画肖像；攻读学位时为了保证每年都能拿到高

额的奖学金，他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生命总是会设置一个个障碍，每当你成功跨越一个，它就会给你补偿。”

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时光，他很有成就感，“就像在唱歌，斗志昂扬，又充满希望”。 

 

 （小标题）“天地、人心”:在城市中找寻流动的“山水” 

 

“从部落到城镇，再到城市，追根溯源的话，我们都来自于大自然。我并不

是要精确刻画城市风貌，它更像是梦中拼凑出来的城市，由扭曲的记忆痕迹组成。

我希望向观者展示一种演变过程，让他们在繁华的都市中能够抽空回望自己的内

心世界，重新思索人类与城市、自然间的关系。”徐健国说。 

正在苏富比艺术空间展出的 20 多幅艺术作品，是以上海、广州、香港这三

个城市为创作主题，展现了徐健国探索山水艺术的历程。 

徐健国说，这是三个最富生机活力、问题重重而又人口众多的亚洲大城市。

出生成长于上海的他，当时在进行“抓调子”练习时也是穿梭于上海市区的大街

小巷。他迷恋城市，渴望用光色去捕捉到都市更深层次的内涵。在他看来，后来

之所以创作城市山水画，跟那时的艺术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在他眼中，越繁华的城市，人们的物欲越强，很多人开始为了利益开始不择

手段。在摩天大楼和钢筋水泥架构的城市空间中，人永远步履匆匆来不及回望内



心的平静。 

“天、地、物三者之间的状态和关系，就是绘画的‘调子’。什么样的画让

人感觉是美的，事实上，就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达到和谐的时候。在自然面前懂

得感恩和敬畏，你眼中的城市就可以是一副水墨山水画。”徐健国说。 

徐健国历时 14 年创作的《申城新瑞图卷》也在此次展出中亮相。这幅图分

为水墨本和色彩本两卷，在 6.6 米的丝质卷轴上几乎展示了上海都市与建筑的全

貌，画面从陆家嘴绵延开来，经过人民广场、静安寺、虹桥开发区一直延伸到市

郊，地标建筑和繁华景象均融汇在画作中。 

1991 年，已经在纽约成名的徐建国有强烈的愿望，要以一种传统的方式，

在绢卷和传统的毛笔描绘自己度过半生的上海。那是个热火朝天的建设时代，徐

健国归乡时看到很多特色建筑都已经被拆掉了，能不能为后代留一张保留原来

“调子”的故乡？ 

14 年，50 万公里的飞行里程，用完了一整本护照……“我在纽约想象上海，

一旦画不下去就想回上海寻找灵感，然而却发现我画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拆和建的

速度……城市的发展太快，古老的东西越来越少，城市的个性也越来越不突出，

我就愈发感到用笔画下他们的紧迫性。再不记录，就来不及了。”他说。   

 

        （小标题）《大同图》：东西方艺术从对话到融合 

 

前 34 年在上海，后 30 年在纽约。徐健国把自己对于古代和当代、东方与西

方的理解都融合到画作里。“就像大提琴和古琴可以合奏出极其美妙的音乐，我

也愿意做这种音乐的指挥，让画作表达手法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他认为，西方文化通常代表着一种力量的展示，而中华文化更多的是用内容

来做意象的表征。东方绘画主要的表现方式是笔和墨，而西方讲究的是用光色来

呈现自然画面。  

徐健国曾作过一幅《大同图》：手执天球的老子与怀抱天平、沙漏的亚里士

多德颔首相视；中国绘画的笔墨意境与西方绘画光影透视效果融于一体…… 

 “我是希望表达出中西文化面对面的真实和渴望在交流中构建和而不同的

理想。”徐健国说。 

如果说《大同图》表达了对东西方交流的美好愿望，那他的大型艺术装置《缺

席的与会者》则是将理想拉回到现实中来，展现了理性的思索：用斧头劈砍连接

而成的木制地球从会议桌中央突起，然而桌子两端的椅子上两位主人都未出

席…… 

“中西文化交流到了什么阶段？我想，也就是幼儿园毕业的水平。” 

在这个艺术装置中，徐健国巧妙地在两个椅子底下安装了两个小音箱。内容

是来自东方的孩子和一个来自西方孩子的对话。他们在快乐地交谈，发现了彼此

的不同，同时又在诧异中发现了他们的很多相似之处…… 

“我相信，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融合地更好，无论是从语言、文化、生活上来

说。”徐健国说。 

作为一个华裔画家，徐健国近年来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当代艺术教育。他认为，

中国当代的艺术教育，是以一种训练木匠而不是艺术家的方式在进行，缺乏创新

思维。 

在他看来，绘画是一种视觉思维，和文学一样重要，甚至有时比文学还更重

要，因为它要有思想、有直觉、有内容。中国正越来越开放，但是没有人去在意



对传统文化深层次的表达。很多人对母文化的理解是肤浅的，培养出来的学生没

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这让他很担忧。 

“当代艺术，是打破既定思维模式创作的新语境，是在古典艺术上的继承和

发展。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为了吸引眼球，当代艺术界更多地是从时尚潮流出发，

在逐渐注重技法培养的同时，忽视了对根的追寻。”他说。（完） 

 


